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王裕怀副院（校）长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陈南迪  许筱凰

    一、采访时间

2009年9月27日
二、采访地点

王副院长家中

三、人物简介

王裕怀，男，山东省日照东港区巨峰镇相家楼人。1926年生。1940年10月参加革命，在东北军661团服务团，不久又到百十一师干训班学习，1942年在滨海中学学习。1944年，分配到日照县政府先后在秘书处、司法科任科员。1947年，在奎山区搞土改支前工作。1948年南下到达中原解放区，分配做工商管理工作。1949年5月，随军进入武汉任武汉商品检验局秘书科副科长。1950年，调中南军政委员会任教育科长兼机关党委宣传部长。1953年任中南外贸局人事保卫处副处长。1954年到北京外交学院学习，毕业后任中央外经联络局东欧处副处长。1958年调广州中山大学，历任总支书记、党委宣传部长、工会主席、校革委会副主任等职。后调我校前身广州中医学院工作，任副院长。

记：我们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学校建校这段时间，也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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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在我们学校任职这段时间的历史。您可以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调进我们学校的吗？

王：我们学校的历史啊，我就不是很清楚了，因为我们原来啊——我是山东人，一开始是在武汉，以后调到北京。我读大学是在北京读的。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很早。调到广东以后就在中山大学工作。在中山大学的时间大概20年将近。在中大呆得比较长。文化大革命后就调到这里来。还有调到省委搞了三年整党工作。所以留在学校工作的时间不是很多。学校一直以来发展的情况，就是改革开放前、改革开放后，就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和现在相比，就相差很悬殊了。
记：给我们讲讲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吧。
王：我刚来的时候，是1976、1977年来的，就是文化大革命后，毛主席逝世以后。来时我们学校啊，就是那个“新大楼”。就是正面的一个大方块，就是你们一进校门的那一大方。一栋大楼，旁边是图书馆，这边有个实验楼，学生宿舍也不是很多。当时就几百人，两三百人、三四百人——就是这样。和现在比？怎么比？这个方块后面，就是菜地、农村，周围都是这样的。现在就扩大了很多。大学城就很大啦。
记：嗯，大学城是很大。
王：呵呵，比这里大很多。现在是万人大学咯，当时就几百人。你还想了解什么？
记：现在的三元里校区比起当年也是扩建了不少。您可以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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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讲讲这个校区是怎样建起来的么？
王：刚来的时候，是这么个情况，据我的了解啊，现在的学校领导，包括中层干部，和过去相比啊，也无法比。过去的领导都是老干部，在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方面比较坚决，对自身的要求也比较高。像贪污或是其他事情是没有的。现在这些干部呢，要比过去好。现在的领导班子要比历届的都好。首先，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都是业务上比较好。几乎都是博士硕士。现在的党委书记政治上也很强，其他中层干部，差不多都是业务上很强的。这些人又比较团结。所以总体来看比较坚强。所以这学校发展，也是（因为）党的方针政策、改革开放，变了。另外就是班子强了，班子的配备也很有关系。现在学校办的比较好，所以发展得也比较快。中医学院过去也是不大的学校，虽然全国来讲也是部属院校，是属于中央的，你们黑龙江中医学院就不是了，所以它也是算比较好的、比较大的。但是和现在无法比。
记：咱们学校以前在“文革”附近那段时间，经历过从“广东中医学院”改到“广州中医学院”，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故事呢？为什么它的名字一改再改？它是怎么从一所学院发展成一所大学的呢？
王：中医啊，原来在我们国家的过去，是没有地位的。在清朝，当时的戊戌政变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，这些都是大师，都是很有学问的。但他们都是反对中医的。后来“五四”运动的时候，李大钊那些人，也是不赞成中医的。鲁迅是反对中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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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那些大师，都认为中医落后，没有发展前途，都是看不起中医的。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，还准备下一个命令，把中医取消掉。以后抗战了，他就没办法了。日本鬼子来以后，中医都谈不上发展。到毛主席以后，是毛主席提出来的：中国的医药学是伟大的宝库，要努力发掘，加以提高。毛主席提出来以后，周总理就抓了，就建了4所中医学院：成都一个，北京一个，上海一个，广州一个——现在全国各省都有了，那时就4个。这4个发展得并不快，1955年、1965年、1975年，这20多年的时间，这4所直属中央的——要是不是直属中央的，发展更慢。但是，毛主席提倡了就不同了，各个省各个地方注意中医的发展了。大概这以后啊，各个省都有了中医学院，改革开放前都有了。中医从现在看，发展得并不快；将来呢，可能发展前途很大。你看我们的附属医院，去过，我来的时候只有很小的一点，你说现在多大！而且现在的医疗水平，治病水平都很高，可以说，没有治不了的病。各方面的专家都有，基本上都是中医。当然也有些西医啊，搞检验的，不中西医结合也不行。现在学校的情况，我来以后，过了几年，又调到省委，我在这的时间并不多。但对中医，就我本人来讲，我还是很相信的。因为中华人民，中国人啊，要繁荣昌盛，13亿人口，这么大的国家，怎么繁荣？人口这么众多，靠的不是西医啊，还是靠中医繁荣昌盛的。西医传到中国不是很久，一两百年的事。中医源远流长啊，像华佗、扁鹊、李时珍，像李时珍的医学专著，很多很多。中国的发展靠的是中医，不是靠西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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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来的发展，也要靠中医。所以这前途很光明啊。
记：那王老是哪一年搬到三元里来的，搬到这个房子里？
王：改革开放以后了。原来这个房子也是没有的。
记：您刚搬进来的时候也有那么多楼么？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这里很大，找了好久才找到您家的。
王：原来我在中大工作的时候，住得挺好的。中大老学校啊。来了以后，感觉很别扭。（这些）都是改革开放后建的，建得很多。大概是1982年1983年的时候建的。
记：1982年1983年那个时候学校发展得非常快么？
王：发展得特别快。像我们这里，炊事员、护士、司机，都有房子住的。别的单位不一定做得到。像中大那么大的学校，反而做不到，很多人没房子——现在不知怎么样了。这房子盖得特别多，这些大的高的，这些楼房，都是改革开放后建起来的。
记：那王老工作的时候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？
王：我负责宣传部、统战部、纪检会，整个学院的学生工作都归我的。还有工会，管的多干的少。
记：您在咱们学校干了多少年啊？
王：大概工作了六、七年，比较地少。在中大工作20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才来，来了都快60岁了，快退休了。而且又调出去工作了3年。
记：您在咱们学校工作六、七年间发生了什么大的事情么？
王：这几年？我来以后啊……没有什么大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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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：学校有没生源上的扩招啊，或者学校的领导班子的变动啊，这些的？
王：那是变得太多了。现在学校的领导班子可以说统统不认识。就是校长、党委书记，有时开个大会，或者做个报告，有时座谈会，就见过面。现在的领导干部，几乎是都不认识。现在的党委书记叫黄斌，黄斌之前……换了好几个。
记：您以前在宣传部工作，主要负责的是哪方面的工作呢？
王：不是我自己当宣传部长。我在中大的20年当中，就当了8年的宣传部长。在这里，工会也是由我来分管，不是我来举旗，不是我来当宣传部长统战部长，不是的。其实，在中大做宣传部长做了8年，主要工作做什么呢，我也很难说。宣传工作都由宣传部来主管，有刊物——校刊什么的。
记：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校刊叫什么啊？
王：叫做……那时中大有校刊，这里的宣传部还没有校刊。因为学校里边，中医学院有校刊，学院统办的一个（校刊）。宣传部的没有。
记：那学院统办的刊物是什么啊？
王：现在叫什么？
记：现在有校报。学术刊物叫《新中医》。
王：这里的，现在的校刊叫什么？
记：就叫《广州中医药大学校报》。还有一个学术方面的（出版刊物）叫《新中医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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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：我来以后《新中医》就有的。现在脑子不清记不起，你不提我连《新中医》都记不起， 
记：您在的时候咱们学校对外交流多么？
王：我在的时候，对外交流并不多。但是有个外事处——外事处不归我管，我管不着。那时候有一些对外活动，也有一点留学生，不多。除了有一些玩的、掏钱的。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越近的事情，就越糊涂，越记不清。像你们那么大时候那些事情，都历历在目，都忘不了的。这里的道理，你们以后中医要研究。
记：像您这样退休之后，学校还会经常组织一些像座谈会，或者逢年过节的联欢活动么？
王：学校里啊？有时有，有时没有。有几年国庆节，学校组织29号开座谈会，不过去年没有。不过呢，我们自己有个离休干部党支部，我们自己开个座谈会来庆祝一下。
记：咱们一附院是在您搬来这边之后才扩建到这么大的么？
王：我来时（一附院是）很小的一点。所有的高楼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建的。现在13层的、15层的，一栋一栋的。高的大的，都是(后来)建的。我刚来那一年，地震（唐山大地震）时那一年，同学们都到下面去实习，到农村实习。我就去看看同学。到了阳江，汽车失事，负伤比较重，胳膊断了，头也破了，缝了20多针。第二天给拉回来，住一个房子，好像是一个棚子的感觉，现在看来是很差很差的。好像当时最高的（房子）也就两层。几十张病床——现在千张百张，那时是几十张病床，很小很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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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外边看，我们一院不像现在大规模的——现在好像是厅级单位。
记：那王老您们当时去阳江看望实习的学生，他们那时候实习主要是做什么呢？
王：基本上还是在医院，当地的一些医院。当地的医院呢，并不是中医院——其中也有中医，但是没有中医院，所以那学生分得比较散，因为学生也不多。一个医院，十个八个人。医也学习，药也学习，各个方面都学一点。名义上是学中医，实际上学不到中医，因为那时候中医很少，也没有中医院。一个医院里面，有中医科算不错了。
记：您以前每年都会去看在下面实习的学生么？
王：因为当年地震，所以同学在下面都不稳定，（我）也有去看一看。有时也去，有时候不需要去。现在的实习条件都很好了。你们还没实习过吧？
记：没有。
王：那都还好。（现在）到哪里都有中医。
记：那时候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为什么我们学校的学生都会不太稳定呢？
王：不是。那时候是唐山大地震，但当时不光是唐山不稳定，到处都不稳定。那时候好像是全国都有地震的样子。很多单位和学校里面，都搭设了一些棚子，好像有一种也要马上地震的感觉。不光是咱们学校，到处这样。大约过上几个月的时间才稳定下来。
记：在地震前后的那几个月，咱们的学生都是住在外面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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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还住在宿舍里，只是在外面搭了棚子？
王：还是住在宿舍里。同学还是住在宿舍里。因为人数少，只有两、三百人。那个时候，这一代啊，只有几栋教工宿舍。现在这个食堂是比较早的。你可以想想，只有两、三百人的学校，能有多大呢。
记：咱们学校是哪一年大幅扩大招生的？
王：扩大招生啊？那个时候我们都“下台”了。1983年，（我）就离开了，就到省委去了。1983年，如果还在学校里的话，也“下台”了。1983年以后才扩大（招生）的。
记：那您有没有印象从哪一年开始学校开始大兴土木地盖了那么多房子？
王：大概是1986年以后，这些高楼，这些教工宿舍，才盖起来。到1996年以前……到2000年以前，这10多年（这些楼）基本上就建起来了。
记：我之前在校史上了解到，之前在学校的扩建上，或者在建操场、教室楼这些建筑的时候，都是有教工或者学生参加这些工作的。您在的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么？
王：那就没有。在中大的时候，有很长时间，这里呢，（条件）更差了，经费也少。大概发展也是1986年以后……1983年以后。
记：就是在您退休以后，咱们学校发展了很多？您知道咱们学校什么时候从学院改叫大学的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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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：那就是在1996年以后，才改成叫中医药大学的。而1996年以前，还是叫中医学院。
记：我们现在看我们学校的校长，工作都是很忙的。感觉基本上在办公室都见不着他们。您上班的是每天的工作都是怎样的？
王：我那时候，是搞政治运动的时间很多。那时候一个礼拜休息一天，但是没有一个礼拜天能够休息。晚上不开会的时间很少，几乎每天晚上都开会。一搞运动就特别的紧张。平时也是，会议特别地多，比现在好像还要忙。工作的效率没有现在高。现在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，休息时间也是有保证的。
记：您们那时候主要开的是什么会呢？是像党的政策落实方面的呢，还是学校如何建设?
王：是这样，当时的政治运动，是一个连一个。在我来之前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不用讲啦，一天到晚就是斗、批、改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呢，就是“反右派”、人民公社化、大跃进……都是运动做得多。每次政治运动都是很忙的啦。平时的工作，日常工作……比方说，我要管学生工作。也有很多事情，辅导员解决不了的，也要到系总支；系总支解决不了的，才到我这里来——那也有很多事要干的。学生当中的事，不多，但是也忙——有几千几百学生嘛。宣传工作，也有找我问的，要怎么办怎么办。有时候，零零碎碎也不少。那时还有工会——学校工会——也是我来兼主席的。工会呢，还办个业余大学，也有好几百人啊。一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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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好几年。业余大学、职工福利……很多事情要做。比起现在这些呢，（我）是业务管得少，正事管得少。现在他们抓业务抓得多。
记：那个时候的学生工作，如果是系里解决不了的要递交到您这儿来的工作，一般是什么样的问题呢？
王：那我就记不起了。比如说，有一次，学校里面有些教职工子弟，家教比较差，挺捣蛋，欺负咱们同学的现象也有。这些同学们感觉不安定，就纠集起来，有好几百人，就在新大楼那里，要求学校领导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到那以后，同学们就派代表，把那些事情，那些调皮孩子（的事情），跟我讲了。讲了以后，同学们不散，原来也是在班里解决不了了，就集中起来了。我到那以后，首先把矛盾区分一下，现在这些孩子，又流氓，调皮捣蛋，但是还是认真地对问题啊。你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就把他们抓起来劳改啊。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还是要帮助他、教育他，还是要同在一起玩。但是，当时同学们就认为：学校领导是包庇这些人的——因为他们是教职员工的孩子嘛。我就给他们分析，学校领导和同学们都是完全一致的。学校领导的任务，是搞好教学，严防备急，提高教学质量——这是咱们学校领导的任务，希望你们有学问，要学到东西——教学是主要任务。你们在这里，学习是主要任务：如何学得好，如何学到东西。同学们和学校领导的任务是一致的，你们误会学校领导了。最后这个事情是这样（解决），我说同学们晚上回去好好学习，明天我来召开这些学生家长的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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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叫他们加强教育，今后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。大家都很听话，走了。这件事情，说小很小，说大呢，同学们都看得很重，在班里、系里解决不了，非要到学校领导这儿来解决。而且他们把所以领导都找了去，找到才领情。最后还是知情达理，然后解散。
记：这是哪年的事？ 
王：这是好多年啦。这是我来不久，大概1980年。我1983年就脱离工作了。
记：那时候去了很多学生么？
王：那时（全校）只有两、三百人，但是那天晚上集中的，差不多也有一、两百人。
记：全校出动了。
王：嗯，到十一、二点才解散。同学们之间的事，那时候还是很守规矩的。一般毕业以后不愁工作，都是统一分配的。只要服从分配，就有工作给你做。招生按照统一规定。也有的就是统一分配，但不一定大家都满意，还有一些不满意的，有时候（校领导）工作量也很大。（接电话）你看，这是从加拿大打来的，这是手术后要调养，知道中医调养是最好的。所以呢，想找我帮点忙。让他把病例拿过来我找老中医看看，就是开方。所以呢，现在中医在世界上都是有地位的。国家强盛了，什么都好。
记：那经常有这样的，别人托您帮忙找咱们学校的的医生，老中医帮忙看病的吗？
王：那很容易的，要是有病的话，找他们的话，他们都是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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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情的帮我的。所以老了以后啊，在医学院校工作是最好的。过去年轻的时候是公费医疗，但是没吃过药。现在，就不一样了。像现在我有很多毛病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还有就是前列腺乱七八糟的。眼睛几乎看不见，我坐在地下听领导同志报告，一句都听不到，非常奇怪。但是每次我都去，不去不太好。
记：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座谈会吗？
王：也不一定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。他这样，国庆节、七一大概就这两个节日，到春节的时候，学校一般组织我们出去旅游一下，在旅游的过程中组织个座谈会。
记：那现在学校福利还是很多的。您以前在学校工会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活动吗？
王：我告诉你，那时候职工福利，主要是抓那个困难补助，家庭困难的补助一点钱，大概就是这个。这个钱是哪里来的呢？国家拨一点，工会会费拿一点。现在啊，职工福利这方面的事情没有，就当时那个困难补助没有了。那一个去申请，有家庭问题去申请就有了。如果现在要是有的话，那学校也解决不了了。有的话，那一定是大宗的什么白血病，什么病。那也是公费医疗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所以说，现在的工会大概也就是组织学习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了。现在的工资都很高了，都提高了，还有什么人去申请补助。
记：以前工会组织一些娱乐活动吗？唱唱歌，跳跳舞？
王：这个有。因为我看到通知，在什么什么地方举行舞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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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跳。
记：那时候，大学生毕业都能收入多少啊？
王：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只有61.5元。一般的职工就是六七十块，七八十块，八十块以上的就是不错的了。要是六七十块，就是有个小孩就是够用的啦。不管怎么讲，现在比那时侯收入增加了很多。现在，你家里供你一个大学生都是很容易的了。像过去一个月收入七八十多块，供一个大学生就是很吃力的了。所以那时候的大学生不用你供，国家保。最好的就是大学毕业后有个工作。现在呢，也保证你有工作。但是曲曲折折的很多。如果现在，你学中医啊，不挑拣的话啊，工作还是很多的。像农村非常缺少的，城镇也很缺少的。但是，面向大医院就是很难得了。
记：那王老您刚来的时候，正是我们刚恢复高考的时候，那时候招生是怎么招生的？
王：他当时是这样的，高考完了以后，各个学校组织一批人到那里去了录取新生。上面抛档案，把档案抛出来，例如说是第一志愿是中医学院，他就把这个第一志愿挑出来，给中医学院，中医学院的人就把它接过来，然后就看他的信息，符合我们要求的我们就把它登记了，不符合的就退回了。每一年都有一些退回的。在中大的时候我也带队去，中大是第一批，我们学校是第二批，录取完了之后就发录取通知，通知开学。
记：那时候新生开学的时候是有军训的吗？
王：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没有的。我来到这里之后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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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军训的，是两个礼拜，有部队派人来。
记：您现在手上有没有当年您来我们学校时候的文件或是照片什么的？
王：照片，文档，没有。咱们学校的校史你们见过吗？我找找给你看。你们要看的话可以拿去，然后再还给我。
记：哦，不用了，这本我们在图书馆里看到了。谢谢您今天，接受我们的采访。在我们写完稿以后，我们会再把稿带来给你看一下的。
2009年10月5日第二次采访：王夫人补充
你们这稿呢，看上去比较凌乱，没有一个大致的中心。你们应该事先想好想了解哪一方面的内容，然后分别找相关的老领导、老专家，让他们分别负责一部分，这样会比较好。
像处理学生“闹事”这件事，他就处理得很好。那几个学生啊，又是教工子弟，很调皮的，又打架，又辱骂其他同学，也有偷东西的，家里又没管教好。其他学生找老师、理论都没有用，说了他们也不听。于是那些同学们就集中起来，几百人集中要求校领导解决这个事情。系领导他们也解决不了，就叫了老王去。老王去了呢，他们派出的学生代表就跟他说这个事。他就和同学们强调：校领导和同学们在这件事上是站在统一战线上的，同学们的利益受到侵犯，学校是一定会处理的。那些调皮孩子闹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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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他们不对，但我们也不能因此送他们去劳改啊。他就和这些同学讲道理，说校领导和同学们是一致的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校领导来处理，同学们该学习的就回去学习。同学们对这个事情十分认真，但也十分通情达理，也就散了。他在第二天就召开这些学生家长的会议，让他们回去管教好这些调皮孩子，再不行就按照法规处置，该送到劳教所的就送去。再之后，这些孩子也就没再惹事了。这件事情上老王就处理得很好。
还有，他在落实政策，尊重知识分子方面也做得很好。像当时分新房子，本来我们是分到那栋新房的。当时分完后，名单都贴出来了，邓铁涛邓老才要求要一套房子。那栋新房子很好，防水、防震，没人想让啊，老王就提出让出我们那套房子。他说人家邓老是老知识分子，如果没房子住，可能心里会有点不舒服；我们来得比较晚，又已经有（现在这套）房子了，就该尊重人家。我当时也很不愿意，因为当时我们也都离休了，如果没赶上那趟“末班车”，以后也很可能就没机会了。但既然老王这么坚持，我也只能支持他。现在我也认为，他这样做是对的。
记：就说您现在住的这套房是比较早盖的是吗？
这栋房子盖了有20年了，那栋是前些年才盖的。当时分这套房子的时候，本来我们也是可以分到4楼的，但是老王又把4楼让给了欧明副院长——也是位老知识分子。老王就是对这些老专家、老知识分子特别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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